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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生成论研究作者的成长，而作者现实的个人成长经历又与其艺术写作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故

本文将从作者生成论的角度对艾略特早期现实生活进行生成研究，分析其世俗生活与文学想象世界之间

的联系，以期对这位现代派文学大师及其作品提供又一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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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hor-generative theory focuses on the growth of the author, and his personal experiences, 
namely the secular life,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artistic writing. Therefore, this paper researches 
on T. S. Eliot’s early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uthor-generative theory, and analyzes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Eliot’s secular life and the imagination world, in order to provide another an-
gle on this modernist master and his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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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T·S·艾略特，20 世纪英国著名诗人、文学批评家和剧作家，诗歌现代派运动领袖，曾获得英国“荣

誉勋章”、意大利“但丁金奖”等多项荣誉，其代表作有《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荒原》、《四个四

重奏》等。其中，《荒原》被认为是英美现代诗歌的里程碑，同时也被评论界看作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

力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部作品，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国际声誉；《四个四重奏》使他成为 1948 年度诺贝

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国外前期对艾略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的思想和诗歌、风格的研究，二十世纪七、

八十年代开始，评论家们开始转向他与浪漫主义之间的联系研究，也不再受其诗歌理论的束缚，把艾略

特的生活和文学创作联系起来，挖掘出作品新意。而国内对艾略特的研究分为两个时期，分别是三、四

十年代艾略特在我国的译介和八十年代“现代派热潮”。总体而言，我国在艾略特译介方面取得了显著

成绩，但在研究内容的选择上，主要集中于《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荒原》、《四个四重奏》等著名

作品上，还在选择抛开诗人生平和历史的情况下对作品细读，鲜少摆脱诗歌“非个人化”的束缚。 
“作者生成论即作者的成长研究，既包括作者生成的外部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又包括作者自身

与写作相关的早期兴趣、教育背景、知识结构和写作能力培养，还包括作者角色的确立和作者对此的自

我认知——既注重作者成长的外部原因，又注重作者成长的内在规律。”[1]其中，作者生成研究又可分

为个体作者的生成研究和群体作者的生成研究两个层面。本文作为关于个体作者 T·S·艾略特的生成研究，

联系其作品并分别从社会大背景、家庭生活以及求学生涯三方面分析早期世俗生活的经历对其文学想象

世界的艺术创作的影响。 

2. 社会背景与艺术创作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世界处于大变革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各国科技飞速发展和城市化进展

迅速。其中英国在 19 世纪中叶就完成了初步城市化，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城市化的国家，美国城市化

的时间则稍晚些，于 20 世纪初期才完成城市化。“1920 年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美国成为一个城

市化国家”[2]，而艾略特就出生于当时高度发展的工业城市圣路易斯，他的青少年也都在这里度过。

因此艾略特的早期诗歌有许多关于城市的书写，他笔下的城市是充分现代化与工业化的现代都市，描

写的内容常常是现代城市的肮脏与破败和居民无聊、孤寂与堕落，如《序曲》中对城市环境的描写：

“烟蒙蒙的白天燃尽的烟蒂。……一阵狂风暴雨把一摊摊肮脏的枯叶和从空地吹来的旧报纸卷到了你

的脚边。……踩满锯屑的街上传来的微微走了气的啤酒味儿……匆匆走去的沾满污泥的脚。”[3]，艾

略特笔下烟雾缭绕的白天、满是垃圾和污泥木屑的街道，体现城市工业化带给了城中人们尘土飞扬、

昏暗肮脏的生活环境，毕竟没有一个干净的城市会到处都是“肮脏的树叶”和“空地吹来的旧报纸”，

这暗示他们的城市生活如同“燃尽的烟蒂”一般令人绝望、喘不过气；而“狂风暴雨”则暗示着一种

不稳定的、阴沉可怕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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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两次世界大战对人们一直以来持有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信仰等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

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思想都遭到破坏。身份的焦虑在各个阶层蔓延，人们就像是漂浮的“符号”[4]，
完全处于无根的状态中，漫无目的地游走，惶惶不可终日。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变成了艾略特

笔下的一片荒园，如《荒原》中提到的“荒漠”、“尸体”、“洞穴”等诡异的意象描绘出战争后社会

失去生气、人类失去灵魂的荒芜景象，以及“我没想到死亡毁坏了这许多人。”[5]和《序曲》中“……

成千上万个污秽的意象——这些意象构成了你的灵魂”[3]，现代人的灵魂由这些污秽的意象构成，体现

城市人群不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万物灵长”，而是已经堕落为灵魂发霉的行尸走肉。 
弗吉尼亚·伍尔夫指出，“现代主义应该从 1910 年开始，因为这一年人性发生了根本变化”[6]，艾

略特无疑是现代主义作家的杰出代表。而现代主义艺术家不同于浪漫主义艺术家，他们的艺术灵感通常

来自于极其平凡、琐碎的生活而非剧烈的个人情感体验，他们也不像浪漫主义作家那样充满诗意，写作

也更实际、更平凡。现代主义文学专家布雷德伯里指出，对于现代主义来说，“城市与其说是一个地点，

不如说是一个隐喻”，“城市与文学之间始终有着密切的联系”[7]。而艾略特身上也能充分体现出现代

主义作家的特征，他的写作素材大多来源于生活经历，强调“去个性化”写作而非强烈的情感，其笔下

的城市也不是具体的某个地点，而是概括性地描述了战争后各个大都市的破败景象，如《荒原》中“并

无实体的城，在冬日破晓时的黄雾下……”[5]，此处借鉴了波德莱尔《七个老头》中的诗句：“这拥挤

的城，充满了迷梦的城……”[5]，波德莱尔口中迷幻的城是巴黎，而艾略特并无实体的城是伦敦，也可

以是柏林和巴黎，这些城市都相似的，它们虚幻的来源都是 20 世纪战争后人们堕落的精神。同时期，女

性主义也逐渐发展起来，女性作家不断涌现，女性读者也日益增加，作家或者说是社会视线开始聚焦女

性，而艾略特也对女性多加关注，写了许多关于女性的诗歌，如《一位夫人的画像》、《海伦姑姑》、

《南希表妹》等。 
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也是作者生成研究的一方面，即艾略特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他诗歌

中女性和城市的描写及荒原意象产生了影响。 

3. 家庭生活与艺术创作 

3.1. 婚前生活 

1888 年，艾略特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城的名门，家境优越。他的祖父威廉是美国早期清教

徒，信仰唯一神教，于哈佛神学院毕业后，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告别东部安稳的生活，来到当时条件

十分艰苦的圣路易斯。他慷慨无私、济贫扶弱，极富同情心和奉献精神，建立教堂、创办学校，创立了

一套自我克制的行为规范和服务原则，在当地享有盛誉。而艾略特祖父崇高的思想境界、追求奉献的精

神和极高的责任感为他的家族留下了一笔丰富的道德和精神遗产。艾略特的母亲夏洛特不仅秉承了其祖

父的道德、思想境界，经常组织和参加妇女志愿者俱乐部的公益活动，极富正义感和同情心，还为其祖

父书写传记，以免祖父的道德模范和道德要求被后人遗忘。同时，艾略特的母亲极具文学天赋，常以诗

歌抒发自我追求，艾略特家族的影响也能从她的诗歌中窥得一二，其作品《星期三俱乐部》中表现出对

现实苦难的忧郁，呼请俱乐部妇女们要有“自我牺牲”的高尚行为和“捍卫正义”的人生理想[8]。但由

于没能接受高等教育，本人的艺术抱负受到抑制，在发现艾略特的文学天赋后，夏洛特便将自己一生的

理想寄托在了小儿子身上。她鼓励他大量阅读，并有意识地指导他朝着文学方向发展，悉心栽培着一个

未来的天才，因此艾略特前期对文学的兴趣就主要得力于母亲的鼓励和指导。他的母亲夏洛特具有坚定

的信仰，极擅长宗教诗歌，善于描写预言家、传教士、先知、圣徒、殉道者等人物形象，“诗作中的主

人公总是从深渊处窥见崇高的真理”[9]，而这种像母亲一样具有坚定信仰的人物或意志力非凡的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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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在艾略特后期的诗歌和戏剧中也经常出现，如《大教堂谋杀案》中的主人公托马斯·贝克特，忠于

教义不为亨利二世许诺的利益所动，最后被杀死在坎特伯雷大教堂舍身殉道。 
幼年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赋予了艾略特非常的社会责任感、清教徒般的自律与务实精神和强烈的历

史意识。此后，带着这种非常的责任感，艾略特一生都在追求“绝对真理”，希望为混乱的现代提供一

种绝对现实或秩序的安全感。他认为，诗人应该为他的时代负责，应该解决现实中真实存在的问题，这

是诗人的责任。因而在艺术创作方面，艾略特提出要遵循传统、继承传统，这里所说的继承传统就是要

具有一种历史意识，即过去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而要回到过去，就需要人的意识的运动和空间的作用，

因为时间无法倒流，所以只有在一定空间的作用下，也就是借用空间为人的意识提供一个“呈现场”，

然后通过存在于时间的范围内的人类意识——即人的想象和回忆回到过去。如在《四个四重奏》中，艾

略特借助艺术手段使用他祖先和他自己生活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四个地点为诗题，采用四重奏的音乐形式，

不断构筑具有过去意义的“呈现场”，从而使读者的意识在阅读中回到过去，再现过去的情感体验。如

在《干赛尔维吉斯》中，“对神我知道的不多，但我认为那条河是一个棕色皮肤的大力神……”[5]，“那

条河”指的是密西西比河，它流经艾略特的家乡圣路易斯城；而“我们心中装的是河，围绕我们四周的

是海：海是陆地的边缘，它伸向岩岸”[5]，此处描写的是赛尔维吉斯，赛尔维吉斯原本指的是接近马萨

诸塞州安角东北岸海中的一小堆礁石，它正位于艾略特家避暑别墅海岸的延伸线上。艾略特幼年的成长

环境也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影响，于是他儿时记忆中的密西西比河与露出水面的赛尔维吉斯也成了他诗

中的意象，构成了过去的“呈现场”。 

3.2. 婚姻生活 

1915 年，艾略特在英国满怀期待地与维芬结为夫妻，但婚后生活却令他大失所望。他的妻子维芬极

具艺术天分和冒险精神，善于表达自我，也爱写诗，艾略特大部分诗歌与论文都诞生于他们结合的日子。

但与此同时，维芬体弱多病，精神状态不佳，情绪也极不稳定，而艾略特身上清教徒的禁欲想法也使得

夫妻生活极不协调。“作者是因为作品而存在的，所以，对作者的理解总是和他的作品联系在一起。”

[10]，因而这种不协调的婚姻生活在其诗歌中也得到了体现，如《荒原》第二章中从“跟我说话。你为什

么总不说话。说呀。你在想什么？想什么？是什么呀？”到“现在我该干些什么事？……咱们明天又干

些什么呢？咱们到底要干什么？”[3]，这些都是妻子不安而频繁的质问，而丈夫的回答却说“热水十点

钟供应。”[3]，丈夫完全无视妻子的问话，自顾自地说着自己的话，以冷漠的态度对待她无礼的话语，

体现了诗歌中夫妻之间缺乏交流、思想脱节，也暗示了艾略特与妻子的情感危机和心灵荒芜。 
到 1920 年底，妻子维芬因照顾卧病的父亲而累垮，这雪上加霜的情况使艾略特不得不同时做好几份

工作以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妻子生病导致艾略特情感空虚，加之经济困境带给他的生活重担，使艾略

特也逐渐精神崩溃，急需休息疗养。1921 年 10 月，艾略特在疗养期间完成了《荒原》的第三章“火诫”，

11 月通过医生的治疗，艾略特终于从烦恼的世俗生活中超脱，获得了心灵和精神的平静，同时也完成了

《荒原》的第五章“雷霆的话”，这种平静也在诗歌中得以体现，如结尾处“Datta. Dayadhvam. Damyata.”
[3]，意为“自我克制，给予和仁慈”。 

但随着维芬的病情加重，艾略特的平静再一次被打破，因为在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维芬愈发依赖

自己的丈夫，但适得其反的纠缠使她的丈夫更加疏远她。这种过分的依赖和因病情产生的恐惧也对艾略

特的精神和生活造成了威胁，与精神处于疯狂状态的妻子相处使艾略特不堪重负，他决定远离妻子，摆

脱这段痛苦的婚姻。直到 1947 年，被长期监禁在精神病院的维芬病故，艾略特终于从自己的精神重负中

解脱。在第一次失败的婚姻中，艾略特发展出了几乎病态的厌女症。因此在他早期作品中，对现代的爱

情充满失望，描写的女性形象也基本上都是负面的，几乎没有智性可言，如《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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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里女人来往穿梭，谈论着米开朗琪罗。”[3]，然而这些在房间走动谈论画家的女性并非真的对艺术有

所了解，她们只是在附庸风雅，在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当时表面光鲜的女性的讽刺。有《荒原》第二章

中的丽尔，即使她已经生了五个孩子，仍旧为了维持婚姻选择把自己打扮得漂亮，试图以性去取悦、去

留住丈夫，此处的她将自己放在被凝视者的位置上，且沦为生育机器而不自知；诗节结尾借用奥菲利亚

自杀前的一段台词“再见，太太们，再见，好太太们，再见，再见。”[3]暗示丽尔的悲剧结局，也借哈

姆雷特和奥菲利亚纯洁美好的爱情悲剧反衬以丽尔婚姻为缩影的现代社会情感和婚姻的肤浅、庸俗与不

纯洁。也有连情欲都是麻木的女性打字员，在《荒原》的第三章中，她在性爱结束、情人离去后，脑子

闪过的念头是“唔，现在完事啦：谢天谢地，这事儿总算已经过去”[3]，作为受害者的她对于未经自己

同意的性爱只感觉到麻木；而后又描写她“无意识地用手抚平头发，接着在唱片机上放一张唱片。”[3]，
此处隐喻来自《威克菲牧师》中被诱奸的奥莉维亚，她认为寻死是惩罚背信弃义的情人和证明自己贞洁

的最好办法，但打字员却丝毫不以没有感情的淫乱为耻辱，她毫无感觉的表现也让情欲沦为机械性的本

能，暗示艾略特认为现代纯洁的爱已经消失，只剩下了麻木的欲望。“文学是某种特定人的产物，即作

家的性格、气质、心理和习惯等因素的构成物”[10]，而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便诞生于他第一次失败

的婚姻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衰退时期，诗歌中暗含艾略特对现代爱情和婚姻的失望，也体现了

当时艾略特本人、他的家庭乃至整个西方社会所遭遇到的前所未有的荒原危机。 
艾略特早期的作品中女性都像是一具具令人单调乏味的空壳，但晚年幸福的二次婚姻似乎改变了这

一情况和他对女性的态度，如《灰星期三》里面的“沉默女士”如同圣母一般，起到将人们引向上帝的

作用，给人们带来救赎，“带着面纱的修女”也为那些在黑暗中等待着的人进行祈祷，能够给人们带来

希望；在《四个四重奏》中，既有关心、提醒我们的“护士”，也有庄严纯洁的圣母，她们都发挥着自

己的作用。这些作品中女性都承担着各自的责任和使命，也拥有了各自不同的内核，她们不再单纯地被

视为情欲的象征，也不再只是一具空壳。 

4. 求学生涯与艺术创作 

4.1. 少年求学 

艾略特少年时在华盛顿大学的预科学校即史密斯学院学习，在那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涉猎了极其

广泛的学科领域。14 岁时他偶然阅读到的《鲁拜集》为他展现了一个无比美妙的诗界，让他萌生了成为

诗人的想法。此后，艾略特大量阅读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并模仿他人诗节进行创作，他 16 岁时模仿拜

伦所创作的《饕餮寓言》至今仍保存于《史密斯学院文集》，在这个作品中他写到“有人问起，众修士

就声称圣彼得把他们著名的主子接上天堂去了”[3]，他们的主持分明是被鬼抓走了，教会却自欺欺人、

掩耳盗铃，少年艾略特畅叙自己对宗教修士辛辣的讽刺。艾略特自幼患病，身体欠佳，无法参加剧烈运

动，因而相较于其他同学，他有大量的时间进行阅读，儿时的博览众长为他日后的诗歌创作打下基础，

但身体的孱弱也让他产生了未老先衰的感觉，以至于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里描写了一个胆怯、斑秃、

身材瘦小的男性，还发出“我老啦……”的感叹[3]。 
1905 年，因身体原因艾略特延缓入学哈佛，在马塞诸塞州弥尔顿学院继续学业。这是他第一次远离

家庭，开始了独自成长的道路。这时的艾略特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陌生环境，周围都是有明确目标的、

朝气蓬勃的青年，他却是一个怀有远大抱负但不清楚未来道路的 17 岁年轻人。这让他总有一种难以驱散

的孤独感和离异感，而这种年少时惶恐不安、难找去处和归处的感觉也一直延伸到了艾略特后来的生活

里，令他总是到处寻找自己的起源。而当“作者投入创作之中，即使出自作者的虚构，也有现实依据”

[11]，如同《四个四重奏》中诺顿、小吉丁等地点，都是艾略特成年后为寻找自己最初来源曾踏足过的地

方，也都是他曾居住过或者他的祖先曾存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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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哈佛求学 

1906 年到 1914 年，是艾略特在哈佛大学的学习生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艾略特在图书馆阅读

了西蒙斯写的《文学中的象征主义运动》一书，这是他首次接触到拉弗格、波德莱尔等对他影响巨大的

19 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法国象征主义诗人认为现实世界是虚幻的、痛苦的，内在的才是真的、美的。

于是，他们试图用诗歌艺术诱发读者联想和想象，以此来引导人们超越虚幻的外在世界，从而抵达内在

世界，拯救人的灵魂。其中，波德莱尔擅长把病态心理和强烈的自我意识结合起来，喜欢用充满节奏、

色彩、音乐的语词表达出高度强化了的城市意象，艾略特从他那学到了如何处理城市题材、如何观察现

代都市的内涵以及如何审视现代城市的灵魂，就如同他在《大风夜狂想曲》中的描写：“一家工厂院子

里的一根破弹簧，铁锈附上那已消失了力量的外形……随时都可能折断……不见阳光而干枯的天竺葵，

细小裂缝中的尘土，……百叶窗紧闭的房间中女人的臭味，走廊上烟卷的烟味，酒吧间中的鸡尾酒酒味。”

[3]，院子里锈迹斑斑的破弹簧和它“消失了力量的外形”说明工厂已经被废弃，也暗示着工业的繁荣时

期已经成为了过去，剩下的只有残骸，而“干枯的天竺葵”、“裂缝中的尘土”、“臭味”、“烟味”、

“酒味”等意象则揭示了现代城市的肮脏、混乱以及其中人们干枯的灵魂，让人不寒而栗。拉弗格是个

坚定的反浪漫主义者，他视浪漫的感伤行为为儿戏和不成熟人格的表现，常以反讽和自嘲的手法对待浪

漫感情，而这也对艾略特早期嘲讽的语言风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艾略特曾模仿拉弗格所作的《幽默》

“可这个死去的小傀儡啊，我相当喜欢：一张普普通通的脸(我们会把那种脸忘记)……”[3]，可以看出

“我”对待自己的喜欢是自嘲的态度，因为“我”喜欢的只是一种会被忘记的普通的脸；以及《普鲁弗

洛克的情歌》中“……我看见我的头(有点秃了)/用盘子端进来”[12]，可以看出普鲁弗洛克对待自己内心

欲望和对爱情浪漫幻想的态度是压抑和自嘲。而在马拉美那里，艾略特学到了如何在词与词之间留下空

白以及利用神话意识作为诗歌结构的艺术方法，就像《荒原》中零碎繁杂的意象“一堆破碎的偶像，承

受着太阳的鞭打”和“那淹死了的腓尼基水手”、“那独眼商人”等，艾略特在诗歌中化用了旧约中的

故事和渔王的神话。此外，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的主要艺术手段——通感也对艾略特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如《弈棋》中“炫目的闪光与灯光相遇……那些调制的奇异香水……在芳香氤氲中的感官；袅袅上升的

香气……”[3]，用形象的语言将人的视觉、感觉、嗅觉等不同感觉相互交错，表现出在五彩炫目的光线

下、香气袅袅的环境让人的感官处于朦胧的状态。总而言之，在接触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后，艾略特的

诗风由最初拜伦式的浪漫主义转向了拉弗格式的嘲讽、波德莱尔的城市意象，转向对传统浪漫、感伤情

调的背离和对波士顿充斥的资产阶级习气的嘲笑。但当时的美国诗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依然是朗费罗、詹

姆斯、拉塞尔等具有维多利亚风格的美国哲人的高雅传统，因此以波德莱尔、拉弗格、马拉美为代表的

法国象征主义使艾略特背离了维多利亚时代英美诗歌的文学传统。 

4.3. 短暂留法 

1910 年 1 月到 1911 年 10 月，艾略特前往法国留学。在法国艾略特接触到了对他影响颇大的哲学家

伯格森和布拉德利。伯格森认为“记忆正是思想与物质的相交”，这反应在了艾略特传统观中“意识在‘呈

现场’中与时间相遇，体验时间的流动”。布拉德利反对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使用概念性知识去认识现实或

给现实下定义，他认为要用“绝对”的观点认识现实，因为“绝对”才能把思想与现实、意志与感觉统一

起来，而人类生活在“表象”掩盖“绝对”的世界，因此我们需要通过“表象”或许多个“有限的中心”

去探索和认识绝对真理，这与艾略特的怀疑主义倾向和强调概念知识的局限性看法吻合，即人们日常思维

方式支离破碎，知识、经验形式也都是有限的、相对的，接近真理的唯一途径就是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而完美真理意味着把意识融合为一个整体。哲学思维使艾略特在诗歌创作时总是善于把一种感觉想象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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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智性奇妙融合在一起，如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当暮色蔓延在天际/像一个病人上了乙醚，躺

在手术台”和“黄色的雾在窗玻璃上擦着它的背……把它的舌头舔进黄昏的角落”[12]，“暮色–病人”

和“雾–猫”将表面无关的东西并置，使读者体会其内在的相似性，这种强制结合的比喻与玄学派诗人的

“奇喻”颇有相似之处。而这种哲学思想在《玄学派诗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艾略特从“统一的感受机

制”方面去论述玄学派诗人的特点，认为玄学派诗人尤其是其代表人物约翰·邓恩的“奇喻”实现了理性

和感情的水乳相溶，达到了一种难得的“感受力的统一”，并非是将毫无关系的事物和思想强行融合。如

《跳蚤》中“跳蚤–爱人的结合”和《别离辞》中的“圆规–恋人”，乍一看毫无关联，深思后才发现其

内在的统一：《跳蚤》中将相爱双方的结合比喻成跳蚤，当跳蚤分别在相爱双方身上吸一滴血，则这两滴

代表二者的血液在跳蚤体内混合成一个整体，与现实生活中相爱双方结婚后变成一个整体的内在意义相统

一；《别离辞》中将恋爱双方比做圆规中的两条腿，是因为圆规划圆必须两脚配合行动，暗示恋人间需要

相互磨合、相互配合才能构成“圆”满的爱情生活。研究作者个人创作特色的形成及其与文学环境的互动

同属于作者生成研究的内容，因而艾略特在 20 世纪初对玄学派的重新审视及玄学派诗人代表邓恩的影响，

使得艾略特早期的诗歌创作实践力图创新语言、巧用奇喻和陌生化意象。 

4.4. 重返哈佛 

1911 年，艾略特返回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师从新人文主义运动领袖白璧德，艾略特承续了老师白璧

德对浪漫主义的批判。1917 年，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艾略特公开批判浪漫主义，主张“非个人化”

理论，强调“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逃避；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逃避”[13]。 
艾略特在家里的要求下回国后，无法确定自己命运前途，他像自己的老师一样，遇到问题的时候，就

试图在另一种文化中寻找摆脱困境的方法。于是硕士期间他选修了与印度和东方思想相关的学科，试图在

其他文化里找到一条出路。而这个阶段东方宗教的思想对艾略特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如作品《荒原》中，

“水中之死”的片段涉及到了古希腊繁殖神教的有关典故和宗教意象，如文中提到“那被绞死的人”借鉴

了民俗家弗雷泽翻译《金枝》第四部中有关阿贴士、欧西利士等有关的神话，他们即被视为繁殖神以及“这

个人带着三根杖”[5]与塔罗牌中“带着三根杖的人相对应”，与繁殖神渔王相联系；在“雷神的话”中

“DA/Datta：我们给了些什么？……DA/Dayadhvam：我听见那钥匙……DA/Damyata：那条船欢快地作出

反应……”[5]来自于印度婆罗门教至圣雷霆的解悟，意味着克制、舍予、慈悲，与原诗节中“舍己为人。

同情。克制。”相对应，诗节最后在行文中重复了三遍“平安，平安，平安。”[5]，此处还借用了佛教经

典《奥义书》的结尾；在第三章“火诫”中，“于是我到迦太基来了，烧啊烧啊烧啊烧啊”[5]则体现了佛

教的火诫思想，其中佛告诫僧众火是欲望的化身，而众生遭受苦难正是因为欲望之火在燃烧，而燃烧也让

众僧自秽行中获取解脱，“迦太基”在此隐喻爱欲，即他被欲望之火重重围困，暗指荒原中的人经受着如

火般欲望的折磨，这也是艾略特诗歌中西方禁欲主义与东方禁欲主义结合的结果。 

5. 结语 

一个艺术家的创作与个人的生活经历是密切相关的，而艾略特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家庭生活、教

育经历等早期世俗生活经历与其文学想象世界的艺术创作联系同样紧密。其中，世界大战、城市化进程

以及现代主义潮流等社会背景影响了艾略特艺术创作的城市主体、荒原主题，家庭生活中的亲人、妻子

影响了艾略特写作中的历史观、宗教意识和诗歌意象，连他的婚姻生活也成为了写作的一部分；求学生

涯中，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新人文主义运动领袖白璧德以及法国哲学家伯格森和布拉德利等更多地影响

了艾略特的创作的语言风格、主题、写作风格等。毫无疑问，艾略特世俗生活经历对其艺术创作的思想、

风格、主题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故艾略特的现实生活经历对理解其诗歌作品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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